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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摆脱既定的人生而出外寻找刺激，

偏巧遇上那个傲慢透顶的臭家伙。

她实在不懂大冰砖心中在想什么，

明明一副男子汉大丈夫的德行，

耍起脾气比小孩子还要恶劣十分，

无所不用其极地践踏她的感情和自尊。

可恶的是她不屑用“别人用过的东西”，

却又情不自禁地想要引起他的注意——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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恼火之中有开心，无奈之中有甜蜜，

这就是爱上她的感觉吗芽

清朝美女小格格一名



１
“敬谨亲王府四贝勒下落不明，生死未卜。”

寿思格格跟弟弟一块缩在幽暗的书桌角落底下，

偷窥着京里捎给父亲的重要信笺。

“姐，只是搞丢一个人，有那么严重吗？”只小寿

思一岁的美少年冷道。

“那要看他是不是个够分量的家伙。”寿思和弟弟

一样，事不关己地淡漠评论。

“不过由阿玛一读完信就脸色大变的情形来看，这

事有得玩了。”

姐弟俩你望我，我望你，都是相同的倨傲，相同

的冷漠，相同的俊丽，仿佛他人死活不过尔尔的薄情

寡义。

蓦地，两人同时咧开小奸小恶的贼贼笑容。

“要玩吗？”

“好啊。可是既然要玩，就得玩大的。”

“那，就来玩命吧。”

嘻嘻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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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这简直是在玩命！”一列壮盛的马队中，衣着华

丽的贵公子在马上哇哇叫。“这甘肃怎么一出兰州就完

全两个样？简直像由水乡天堂掉到旱漠地狱去了。”

“你若后悔了就折返兰州去，我们分道扬镳。你继

续休息，我继续西行。”另一名壮硕的大胡子，驾着爱

驹冷道，毫无感情。

“再说吧。”兰州再安全，也不会比待在穆勒身旁

安全。“我还以为我们出了兰州西行，应该可以很快抵

达嘉峪关。这下可好，赶了十多天的路，潜越凉州甘

州，就是到不了肃州。”出不了关。

大胡子穆勒一脸疏离，不予响应，因为此趟西行

的实际情况确实与事前的揣测天差地别。

边境晴朗荒旱，烈风凛凛，夹杂尘砂。暴风席卷

时，别说赶路，连客栈都出不了一步，一切景象如陷

五里雾中。不过西潜的秘密行动，依然要执行。

这次被派往陕甘查案，可是天上掉下的大好良机。

不但有案子可玩，更可乘隙溜出嘉峪关搜寻某人下落。

问题是，赶得及吗⋯⋯

“穆勒王爷，前方有乱贼在对战！”一名侍卫快马

来报。

“乱贼？”衣着光鲜的男子希福纳大叫。

“恐怕是西境的一些刁民流寇。”没粮没钱，干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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拿刀做土匪。“王爷，属下们该如何处置？”

他们是密潜西域，能少一事就少一事。但袖手旁

观，又不符他的本性。

“叫大伙准备应战。”

“等一下，穆勒！”希福纳正色一喝，大冒冷汗。

“人家狗咬狗，一嘴毛，我们这些外来客去凑什么热

闹？”

“那你待在这儿好好休息。”穆勒利落地一夹马腹，

与侍卫飞快奔去，徒留男子接住他随手丢来的酒囊。

“呃？干吗给我这个？”他呆愣，半晌才发觉自己

被暗削一记———酒囊配饭袋，笨蛋加笨蛋。

“穆勒！喂，你给我停下来！”他气爆地驾马忿忿

杀去。“你居然骂我？咱们多少年的交情了，你还死性

不改地欺压良民。我是哪里对不起你了？喂！”

? ? ?

时值秋初，边地寒凉，苦旱逼人。祈连山一带连

年欠收，征赋又重，当不成苦难君子的只好做小人，

饱了肚皮再谈良心。

若是饥民集结打劫，乌合之众，应该很快就能被

制伏。

穆勒驾马伫立高处，观望一下下坡处黄沙飞滚的

乱局，发觉情形不对劲。

来袭者不是民，而是匪。由他们包夹的奇袭来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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恐怕是长年专靠抢劫掳掠维生的流贼。不只如此，与

这群恶寇对战的人马也不对劲，一群小老百姓们凑成

的杂牌兵，对战方式却相当利落，似乎经人指点过。

“王爷，我们是要全面围捕吗？”

“不必，声势搞大些，吓唬吓唬即可。”

他懒懒响应，忽而拉马扬蹄，凌厉地直往陡峭的

山壁冲向下方乱局，在干裂的黄土壁上卷起一道烟云

巨龙，奔腾而下。

“冲啊！”王爷的整队人马依令大喝，吼得天摇地

动，才拔刀跟进，杀往战区。

这股突来的惊人喝及精锐阵容，吓得流贼们脸色

大变。

“有埋伏！”

“原来兰陵王早就备好伏兵。”

“他妈的王八蛋！”本想这次终于可以踹烂兰陵王

这帮走狗。“退退退！先闪人再说！”

“可是———”

“滚啦！再唆小心兰陵王把你的蛋踏扁成蛋饼！”
流寇们一哄而散，各个惜命如金，狼狈逃窜。

没两三下，不费丝毫力气，这场混仗就给穆勒搞

定。

真无聊。

侍卫们一点战胜的快感也没有。谁教王爷仗打太

多，愈打愈老练，人力也愈用愈精，害他们都只能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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怀过去骁勇奋战的美好时光，近来闲到开始学绣花。

“原来是兰陵王来了！”

“怪不得土匪们一见人就快快逃跑。”

“兰陵王，我们靠您又胜一回啦。”

“大王万岁！”

老百姓组成的杂兵们憨鲁地兴奋叫嚷，欢呼声逐

渐蔓延，人群纷纷朝穆勒的人马拥近，盛况空前。

穆勒拧眉。兰陵王？

“王爷？”侍卫们是不介意被人如此热情拥戴啦，

只是，把情况再搞清楚些，爽得比较心安。

“原来兰陵王不戴面具是长这个样子啊。”

“跟村里教书先生猜的不一样嘛。”一点也不斯文

呀。

“大王，您以后带领我们打土匪时，不用费事地戴

那个鬼面具，这样看起来就很吓人。”

穆勒不负众望地当场瞟了很吓人的一眼，登时惊

叹的哦声大作，似乎他赏的白眼真是帅呆了。

虽说他对自己太过俊美的容貌一直抱持高度反感，

甚至不惜留了一脸狂乱胡髭，努力破坏玉面公子的可

鄙形象，但被人如此盛赞———夸他看来跟鬼一样，更

教他不爽。

“你们的头头何在？”

百姓们傻不愣登地朝他眨巴呆眼，仿佛他在宣告

天机，妙不可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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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谁带领你们抵御流寇的？”够人话了吧？

“就是您啊。”

答得好，只是没一个这样敷衍他的还活到现在。

“既然你们自称是我的人马，就照我的规矩办事。”

穆勒只一撇下颚，侍卫们便欢欢喜喜地驾马上前

主导大局，准备放手好好操练这群菜鸟。

“不要过分，问出他们聚集的缘由就行。”草草交

代一阵，他便策马远去，放手任属下处置。

他的后方顿时哀鸿遍野⋯⋯

他才懒得多管属下办事的手法，为首的有为首该

关注的事。例如，往山谷西侧消失的蹄印。

是马车的痕迹，而且还是方才才经过的，沙痕清

晰。

什么人会在一场混仗中驾马车出入？

他的行动向来与思索一般快速。揣测的答案尚未

出现，他就已追奔在急急逃窜的马车之后。

山谷后头果然藏着人！

轻便的马车如受惊的小动物般，机警而恐慌地疾

速狂奔，穆勒和坐骑则如强大而优势的野兽，见猎心

喜，豪迈地恣意紧追其后。几度惊险的追逐，似乎就

快被他追过，实为他的欲擒故纵。

相当完美的掩护，完全测不透马车的来历。他一

面紧迫追逼，一面悠然审视。

在乱石狂沙中能如此飞驰的马车，可见其建造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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坚实。这应该不是一般人能有的，驾车者的技术更不

似一般人。马车在疾驰下数度被谷地乱石震弹腾空，

速度却不减，依然平稳前冲。

是谁？流寇的首脑吗？

猛然间，飞快急转的车轮被穆勒抛来的腰带给缠

住，疯狂卷入轮轴内，卡住运转，马车霎时朝另一边

倾跌，飞溅出些许破片。

马车的奔驰因车身的翻覆而拖缓，驾车人正欲拉

马止步，免得震伤了车内人。可惜拉得太迟，马匹早

因后方倾跌的车身而失却平衡，勉强直冲数步后便也

倒往失衡的方向，摔飞了驾车人，一片混乱。

穆勒改而按辔徐行，踱往头破血流的驾车人身旁。

果然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他划过半张脸的大疤与粗

胡烂牙的猥琐气息足以证明。

驾车人痛苦地捂着脑门倒在地上又滚又叫，却霍

然翻身撒来一把沙土，惊吓到了穆勒的坐骑，但没吓

到他本人。只见他冷淡地顺势将扬蹄狂嘶的马儿往前

驾，一蹄踏上那人圆滚的腹部。没踩破他的肚子，仅

把他踩得口吐白沫，当场昏厥罢了。

不是他天良未泯，只是懒得收尸而已。

解决掉车外的人渣，他翻身下马，准备料理车内

的败类。

他当然不会无聊到钻进车内捉问“你是谁”，也不

会闲到在外头狂吠“给我出来”。他静静站在翻倒的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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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边，凝睇朝着蓝天的密实车窗，深情款款。

蓦地，他一刀狠狠捅入窗板内，里头立刻扬起娇

嫩的惊呼。

女的。

他抽回大刀，再一次捅入窗板内，改由不同方向

攻击。这次没有惊呼，只有抽息。

一个人。

他二度抽回大刀，正欲往另一角度重重捅下去，

车门里立刻爬出一个小身影。

他高举着准备刺往车窗的势子，瞪视爬出来的东

西，隐隐地，似有遗憾，仿佛那小东西坏了他大爷的

雅兴。

一名少女，十六岁上下，衣着粗朴，身形娇小，

溃散的发髻上残留被他切了两半的绢花。

长得很漂亮。或者应该说，非常漂亮。

她显然看惯了此类火爆场面，一点也不惊慌。相

反，她十分冷静，瞪着极美的大眼睛，娇艳小脸充满

敌意，与他寒冽对望。

“是你指使那些流寇来抢劫百姓的吗？”

不回话，就是默认了。

“你明白结伙打劫的罪有多重吗？”

显然她根本不在乎。

他问得懒散，等得也有点烦，大刀便缓缓转架至

她颈旁。“为什么年纪轻轻地就聚众干坏事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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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让这硬脾气的臭妞知道他耐性有限，大刀干

脆在她身前直直划下。而后，刀尖点在沙地上，静静

等候。

她起先不明白这是什么烂花招，直到感觉身前不

对劲，才看出端倪。

他竟一刀直直划破她身前层层衣物，自颈项至裤

腰，裂露一道长长的雪白大缝。

穆勒始终一派疏离，傲慢地冷睨少女，有趣的是，

她的反应几乎同他一样，轻蔑得可以。

“你没话好说吗？”

“你刀法不错。”

“我也这么认为。为什么结伙作乱？”

“我高兴。”

“你可知这是要杀头的？”

“脑袋在这儿，请自便。”

“不急。”他收刀入鞘，垂眼低喃。“等你招出底细

后，再削掉它也不迟。”

她猝地转身就跑，冲往车前重新站稳的马匹。

穆勒只悠哉几个大步，在她跨上马背时将她拦腰

擒抱起来。她脚未落地便狂乱挣扎，咬牙切齿地沉默

反击。

花拳绣腿，全是没功底的柔软招式，对他这身经

百战的彪形大汉来说，连搔痒都不如。

或许是她倨傲的沉默攻击太奇特，或许是她某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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别有阴谋的气息太引人好奇，或许是她妖丽稚嫩的容

颜太抢眼，他竟一时失神，犯下大错。

搏斗的小手霍地窜向他腰旁佩刀，猛一贴着他身

躯拔刀出鞘，就顺势在抽出的途径中划出惊人血口，

自他左腹侧延伸至右肩窝，横过他胸膛地暴露一大道

鲜红裂缝。

不只他微愕，连她也吓到了，没料到自己的招数

效果会大过她的预想。

她在穆勒略松手劲的刹那使劲狠推，立刻摔滚入

沙土中，连忙起身，带刀逃逸。

穆勒不是被可怕的伤口慑住，而是惊异于不曾有

人简简单单地就伤他如此重，而且还是个女人。

他恍惚没多久，原地一蹬，腾空大翻身，巨鹰敛

翼般地飘立错愕奔跑的小佳人身前。她想也不想地就

举起沉重大刀砍去，只是刀身太沉，拖缓了她的攻势，

笨拙至极。她不服气，想将切到地上的大刀再度举起，

却喘得要命，刀身颤颤举到一半又砍落回土里。

“需要我帮忙吗？”他冷吟。

“你又不是官差，凭什么管我闲事？”娇嫩的火气

终于爆发，分外可人。

“路见不平，理当相助。”

“少在那里做贼喊抓贼！你们这票满口京片的家

伙，鬼鬼祟祟，铁定没拿到官府行文，径自闯关西

行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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哼！小丫头不只身形可观，脑子也可观，竟然一

举揪中他的把柄。

“那好，咱们就一起上官府，看衙门大官是会先斩

办你，还是先跪叩迎接我。”

“你若是微服钦差，那更有问题！”直接戳破他的

暗示。

“喔！”

“钦差出使，为什么会带一大票佩刀随从？”

“你知道的还真不少。”远超过村夫民妇该晓得的。

“你究竟是什么人？”

她当下弃刀逃亡，不再采拖延战术。可是她该怎

么逃，才能闪过这名高手的追缉？她惟一的胜算只

有———“啊！”

她痛叫的同时，整个人因左脚踝被后方飞石偷袭

而摔跌至黄沙里，面朝地地重重栽倒，吃了一嘴灰土。

一只巨掌正要擒她起身，却被她挥扫而来的发钗

划了个口子，惹出他的火气。

妈的，什么东西！

经过一番扭打，双方火气更加高张。要逮住这么

一个女娃，实在轻而易举，但他在恼人的缠斗中不得

不更正自己的错误。

他太小看这泼辣货。

她的拳脚看似无用，却很有效地次次攻往他胸前，

毫不留情，甚至数度差点一簪戳进他伤口深处。他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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想折她手腕，又想扭她脑袋，可对手却不是什么大奸

大恶的狰狞匪汉，不过是个细致娇嫩的玉人儿。

他无意对女人出手，也从不干此种以大欺小的劣

行。他只是⋯⋯没料到自己会被这小丫头激怒，真的

发起标来。他向来被人讥为八风吹不动的大冰砖，这

下可好，终于砸了招牌。

穆勒几乎滚趴到她身上，两人四手相抵。她巴不

得再狠狠地以尖长钗饰捅他伤口一记，他则紧扣住直

想卯力钳碎的纤纤手腕。

黄土烟尘中的两人，狼狈不堪。她虽然屈居劣势，

仰躺在他身下，他却也占不了多大上风。因为他在使

劲扣住她双腕攻势的情形下，身前伤口不断淌出大量

鲜血，迅速耗竭着他的体力。

他太大意了。

她细弱双臂撑不住他双掌向下钳压的狠劲，不甘

心地竭力继续上挺相抗，却遭他喝然出力的攻势，被

两只巨爪重重钉入黄沙里。忿忿小手仍抓着娟秀的武

器，分扣在她头侧，无法采行进一步攻击。

穆勒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。刚才那豁出去地大发

内劲，固然制伏了敌人，却也顿时自伤口激喷出血花，

流浸在她衣衫破烂的身前。

要命，他开始感到发寒，显然失血过多。

一看到身下气恼挣扭的小人儿，他马上重新振作，

硬是杠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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既然已经流失这么多本钱，他就断不容自己败阵。

死也要先叫她投降！

“你想比力气，比得过我这个大男人吗？”

“你可以试试看。”

他压躺在小人儿身上，全凭分钳住她双腕的巨掌

撑住上身，与她小隔一段。汩汩血丝不断落下，连结

着这段差距。

只要他一松开她手腕，她一定会重重刺往他伤处

去。可是不松开她，他的双手也形同被反过来牵制住，

无暇照料自己的伤口。

这一仗，到底谁会输？

一阵晕眩令他感到情势不妙，他努力瞪大怒眼保

持清醒，却仍自她精明的美眸中看到一瞬间的得意，

仿佛胜利在握。

她想得美！会使卑劣手段的，可不止她而已。

穆勒蓦然扬起俊煞的冷酷笑容，鼻尖对鼻尖地轻

缓吐息，微眯俊眸。

“你的手已经被我扣住，你的脚也已经被我身子压

住，动不了的。”

“彼此彼此。”

“是吗？”他不怀好意地慢慢往下滑卧。“我倒还有

一项武器能够作用。”

她起先不明白，直到望见他的脸庞下移至她暴露

的胸前时，才警觉大事不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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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好家伙，我的血几乎都流到你身上去了。”

她惊惶大叫，大手在他的分钳下骇然打颤。

他在做什么？

穆勒悍然吮夺自己沾满她胸前的鲜红，粗暴恐吓

不明所以的娇娃，极力扳回局势。

这是什么烂招数？她心有不甘又分外难堪，使劲

挣扭。

她愤怒地抗议着，全力反抗，切齿狺狺。一切的

激昂控诉在他周全的压制下产生不了效用，反添撩人

妩媚。

穆勒清楚得很，她只是在藉由火气来逃避自己的

感受。她的身躯太敏感了，小小的挑逗可引发强烈的

反应。加上他俩明显悬殊的经验差距，她的败阵，只

是迟早的事。

她又是急、又是气，又是羞、又是惧。她不喜欢

他的怪把戏，更厌恶自己莫名其妙的响应。

要怎么样才能⋯⋯讨厌他舌头炽热柔润的触感？

她不要自己昏沉飘荡在他的挑弄兜转上，她也不准自

己迷失在他啧啧有声的舔吮上。这个人徒有俊美绝伦

的形貌，行为却极其下流，几近无耻⋯⋯

当他吻上她小嘴时，同时尝进她陶然的娇吟与虚

喘。她星眸迷离，半晕半醒，觉得自己好像忘了什么

很重要的事，却又殷殷期待着他下一步不知名的举动。

他吃她的红唇，吃她的柔润小舌，汲取她的鼻息，

·４１· 兰陵狂狮



揉摩她的肩头。

颤颤小手全然忘了先前的抗暴立场，无助地揪在

他健臂旁，无声地怯怯乞求他暂缓一下攻势。她实在

招架不住，这太陌生，也太奇怪，而且太危险⋯⋯

穆勒暗暗冷哼，他赢了。

虽然胜之不武，不过，兵不厌诈，偶尔耍贱又何

妨。

只是他一时疏忽，忘了注意自己是否太过投入。

他从没碰过这种对手，极端矛盾的组合。她看似

娇弱，实则强悍，强悍中却又纤柔，稚气中带着阴沉，

心机里藏着天真。短短的一阵交手，她就呈现如此丰

富的面貌。她是谁？真是土匪婆子？

就在他酣然沉醉于她唇舌的青涩响应时，突来的

剧痛猝地直冲脑门———她的纤纤十爪竟狠狠抓在他胸

前伤口上，更加撕裂模糊的血肉。

这丫头的阴狠，简直难以置信。

穆勒凶残地扣紧她双腕，怒视她错愕的呆相。突

来的激情，也突然地又化为浓浓敌意。

他骇人的火亮双瞳，慢慢漾出某种兴味，凝住在

他勾扬的俊魅嘴角上。

“你装得还真像回事。”仿佛她这偷袭纯属无心之

过。

她眨巴呆眼，还发怔于自己莫名沾满鲜血的指尖。

发生什么事了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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